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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宇简介
张文宇，笔名一剑刺

刺刺，1998年生，滁州全椒
人，起点中文网lv5长约作
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
椒县作家协会理事。2023
年以围棋为题材创作小说

《围棋：我和AI五五开》，上
架即受热捧，作品章节均
订17000，订阅破700万次，
登顶起点中文网单日畅销
榜第一名，达成起点小说
网近二十年来围棋小说最
好成绩，作品获得有声版
改编；2024 年 11 月 19 日，
该作品入围由中国网络作
家村牵头举办的首届新时
代网络文学“白马奖”终评
名单，另两本同题材小说
均获精品成绩。

春潮·新声——滁州新生代作家作品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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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手，白棋，断。
“咦。”
看到这一手，围观的学生顿时瞪大了

眼：“出勺子了？要是肖笑打完之后粘住，角
地白棋不全死光了？”

如果自己是黑棋的话，直接就把白棋给
吃光了啊。

作为老师的玉生琴听到这话忍不住在
旁边叹了口气，说话的人完美地避开了正确
答案。

而肖笑自然也能看出这个骗自己上当
的第一手段。

不，如果只单纯吃住这个角地的话，看
起来角地的白棋全死，但是应杰的白棋上下
两块地方都得了便宜。

对方想弃子争先，自己肯定不能接受这
个局面。

长出，反击。
没有上当吗？
应杰看着长出来的肖笑，本来想骗一下

的，没骗到，但要是一般的棋手，估计很难抵
挡吃完角地三十目的诱惑吧。

毕竟实地的诱惑太大。
不愧是所有人都称赞有职业实力的肖

笑，面对巨大的诱惑依旧能不为所动。
那自己只能局部做活，看中盘谁更厉害了。
这也是应杰来到道场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应杰的思维和开局靠着后

世无数冠军总结的AI招法，无疑是超越这个
时代的。

但是中盘能力，应杰在前世的时候也只
是一个接近职业的冲段少年，就算到现在中
盘能力也略显不足，只能说是准职业水平。

只有和自己相同水平的人不断较量磨
合，加上AI复盘的选点给自己的启发，才能
提高自己的中盘水平。

实战中，两个人下得都十分激进，一
旦对方露出破绽，双方都非常敏锐地进攻
对方。

在时间的滴答声中，双方很快都用完了
自己的保留用时，进入了读秒阶段。

读秒是无数棋友心中的追命魔鬼，在自
己思考的时候，钟表发出的十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一的声音，让你感觉时间在后面追着你
一般。

而肖笑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读秒，在读
秒阶段依旧滴水不漏，招招强硬。

面对肖笑强硬的断。

应杰在选择上开始思考起来，打完之后
爬过忍耐吗？

局面看起来很接近，读秒基本上也没有
时间可以数清楚目，如果自己忍耐的话，说
不定亏的那几目就会是本局的败招。

那就强硬一点！
顶！
真是狠啊！
玉生琴看着两个人的下法，简直就是招

招见血，这样的战斗就算放在世界大赛上，
也是极为出彩的。更不要说两个还没有定
段的少年了。

看着应杰强硬的一手，再配合对方自
信而又胸有成竹的表情，肖笑忍不住思考
了起来。

之前看的时候，是感觉自己这块没问题
的，但是对方的下法是不是有自己没有看出
来的变化？

联想到应杰之前棋谱上那些天马行空
的下法，肖笑心里不由得怂了一下。

局面尚不明朗，就先不要在此处和对方
硬拼了。

想到这里，肖笑还是选择长的一个，和
应杰交换。

看着获得的先手便宜，肖笑忍不住笑了
笑，虽然稍微有点劣势，但这个棋还可以下。

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肖笑的老师沈逸朗
也出现在了围观的人群当中，看到选择退让
的肖笑，忍不住摇了摇头。

肖笑毫无疑问拥有围棋职业级的棋力，
甚至比大部分刚定段的棋手都要强。

可是心态却明显有问题，明明有时候能
算出来，却害怕自己有算不出来的东西，总
是会选择退让。尤其是面对比自己强的选
手时，肖笑的棋总会处处受限。

狭路相逢勇者胜，一步退让，处处受限，
缺了这一块心气，如何勇攀高峰？沈逸朗忍
不住摇了摇头，肖笑已经错过了本局的胜
机，后续官子应杰出错的可能性太小，肖笑
很难再把局面扳回来了。

也正和沈逸朗想的一样，后续的官子阶
段两个人都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两个人收完官子之前，肖笑就已经数清
楚了所有目数。

“我输了。”
“承让。”
应杰也稍微喘了一口气，这可以说是自

己近期除了和黄河九段外下得最惊心动魄
的一局了。

要是有个什么测心率的机器，应杰心跳
估计已经140以上了。

肖笑中盘的攻杀能力极强，自己好几次
感觉都被对方逼到了险境，但是在关键的时
候，对方退让了一下。

现在回想起来这块如果对方强硬一点，
选择打劫的话，劫争对自己来说很重，说不
定这盘棋的输赢就不一样了。

“肖笑，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应杰，就
麻烦你记一下谱了，你们两个晚上有时间再
复盘吧。”

肖笑听到这话吓了一跳，自己这盘棋下
得太专心了，光顾着看棋盘，连老师沈逸朗
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都没有发现。而且还
点名要自己到办公室去。

肖笑听到这话马上起身：“好的，老师。
我马上就过去。”

看着转身离开的沈逸朗九段，肖笑有
些忐忑地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回想自己
刚才的棋局，虽然输了，但是表现得应该不
差才对。甚至可以说，这是自己近期下得
最好的一盘棋，因为对手跟自己实力相近
而得以充分发挥。但从质量上来说，虽然
中盘两个人都有没算清楚的地方，但这盘
棋放在职业比赛场也不算差的。那为啥老
师还一脸严肃？

抱着一肚子的疑惑，肖笑跟着沈逸朗九
段离开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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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里，沈逸朗坐在位子上，一手
一手地摆出了今天下午的对局。一直到71
手肖笑的考压停下。

“说一说你这块之后的思路。”
看着一脸严肃的老师，肖笑有些弱气地

说了一声：“我是想打破封锁……”
“你不感觉你下得很生硬吗？如果想打

破封锁是你的想法，这块可以说是下得失败
之极，白棋舒舒服服地躺进了空。再加上这
上下两块，白棋已经是优势了，你根本没有
发挥出你应有的实力。”

“如果说这一块，是因为应杰的思路很
巧妙，导致你发挥失常。那166手，应杰在局
面优势下秀操作，按你们年轻人说的，浪了
起来。你好不容易抓住了一点优势，为什么
在白棋182顶的时候，选择了退让？”

沈逸朗摆出了应杰的下法，这一手顶可
以说很冒险，应杰明显没有算清楚变化，不
知道自己就算退让也可以处在微弱的优势
当中，选择了极其冒险的下法。但这个冒险
的下法，黑棋有绝佳的命令手进行惩罚。

“你是没有算清，还是怕了。”听到这话，肖

笑稍微沉默了一会，然后低着头说了起来。
“我算了一下，后续这块的劫争可能是

我比较轻松。可是，应杰毫不犹豫顶了上
来，我感觉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后续我没有计
算到的手段，所以我稍微退了一步。不过交
换之后，我还是先手便宜了。”

沈逸朗摇了摇头，拿扇子指着应杰这一
手顶问道：“你觉得这一手是什么样的？”

“下得很冒险，现在看来的话，可以说出
勺子了，但是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肖笑看
着这个局部，略微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
积极应对，否则这盘棋可能就是自己赢了。

沈逸朗听到这话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你觉得陆力、光胤他们几个取得世界冠军
的超一流棋手，和雷澜、云东流九段这些一
流棋手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棋力差距？”肖笑有些试探性地回了一句。
听到这个答案，沈逸朗摇了摇头。
但凡能升到九段的，虽然确实有棋力之

间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大，不然彼此
之间也不会是互有胜负的。但是超一流棋
手却总是能压住一流棋手，尤其是在世界大
赛上。

“答案就在这一手上。”沈逸朗指着应杰
的这一手棋，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一手顶？肖笑有些疑惑，刚才不是已
经讨论过了吗？这手明显是有问题，是个勺
子啊。

“应杰在感觉到自己算不清楚的情况
下，敢于积极的应对，下出最强硬的一手。
这是一种自信，一种对自己棋的自信，他相
信自己的棋，认为自己一定会赢。而你，明
明算清楚了变化，却因为对方的自信而胆怯
退让，反而过失了胜机。应杰的棋力如果去
掉那些奇思妙想，未必会比你强多少，但是
我敢肯定，你在比赛上遇到他绝对是凶多吉
少。围棋不只是棋力高低，棋运、状态、心
理、气势都是影响对局的因素。如果你对你
的棋都没有信心了，如果你已经被对方的气
势所震慑，你拿什么去赢对方？”

听到这话，肖笑坐在沙发上愣在了原
地，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沈逸朗直接站了起来：“你好好想一
想吧。这手棋就是一流高手跟超一流高手
之间的差距，如果你的棋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话，就算你后续成为职业选手，一辈子也拿
不了世界冠军，就和现在的我一样。”

沈逸朗说到这里，抬头看向了天花板，
到自己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自己的巅峰期已
经过去了，彻底失去了希望。他不想弟子和
自己一样，重蹈覆辙。

自年少时起，我对床的要求便很高。质
地要软，垫被要厚，床单、被套务必服帖，被
褥必须亲自整理成很规整的半包围结构，方
可入睡。最好的自然是晒过的被子，垫被、
盖被通通晒过。收进来之前要用力拍掉灰
尘，这些尘埃仿似无穷无尽，在阳光下方得
现身，每一次拍打总要裹挟着阳光的香气四
散奔逃，我总觉得稍微拍拍即可，否则阳光
的香气都要被这些逃走的尘埃偷了去。

我对整洁柔软的大床总有执念，大学期
间却不得不向单人床妥协，因而只得在柔软
整齐上下功夫。不分季节，我总会垫上所有
的垫被，垫被下还铺有四指厚的海绵垫。若
是夏天，又会将冬天的盖被、毛毯一并垫在
下面，垫得再厚也不觉得热。

我的床铺总是“高人一等”，因而得了“豌
豆王子”的称号。隔壁寝室的一个同学总盘
算着我回家的日子，好霸占我的床铺过过
瘾。每次整理床铺，总免不了大费周章，忙完
气喘吁吁地躺着享受一会儿，好在并不需要
经常整理，除了夏天，倘若不晒被子，我的被
窝可以保持外形一直不变，床单也不会乱。

儿时总是与亲婆（奶奶）共眠，亲婆总会
拉过我的手放在她肚子上道：“我们手拉手，
心连心。”亲婆是一个十分干瘦的老妇人，有
着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的优雅。亲婆的床
铺总是整洁的，她多用上海老布做的四件
套，有蓝印花的，有小灰格的，有蓝白方格提
花织出“喜”字的……老是蛮老的，但这些老
布总带着些清冷的香味，触手生温，整洁如
新。这些老布都是公公（爷爷）从老家带来
的，布上都印着“毛静娴”三个字，那是亲婆
母亲的名字，是以前自家染织纺厂的布料，
亲婆很珍惜。

床上睏着祖孙三人，却也总觉得宽敞。
除了睡眠，我还会和亲婆躺在床上看电视，

从亲婆喜欢的武侠剧到火爆的琼瑶剧，再到
我每天要追的动画片。天冷了也在床上吃
饭，那时候没有懒人桌，我又不喜欢将菜放
在饭上，公公总免不了要来来回回地跑，却
也乐此不疲。

后来上了小学，亲婆身体不好，几乎不
出门了，说话都仅用气声，吃饭也用了专用
碗筷——后来得知是肝不好。几度游说，我
终于答应夜晚独眠，但午睡依旧要和亲婆一
起。当时得到一张娘娘（姑妈）做姑娘时睡
的蓝色铁制单人床，铺上新做的天蓝色卡通
图案四件套，着实凄冷。于当时的我而言，
单人床也算不得窄。床板是由许多拉伸的
弹簧交织而成，软倒是软的，缺点也很明显：
睏在上面一翻身，便会听见仿似藏在床底的
魔鬼开始磨牙，声音透过垫被、床单，由毛孔
浸入，震得每一根神经都一同发酸起来。

不日便去求亲婆的床来睡，不得，再求，
不得，再求。

那是一张藤黄色的棕绑床，是当初公公
与亲婆从老家运来的婚床。更大，更软，且
不“磨牙”。夏天仅铺一张凉席，透气又不失
柔软。到手后，我喜欢把它当成蹦床，棕线
与席子会随着跳跃发出竹筛的声响，我绷紧
身体，仅脚踝用力，像一颗努力不被筛出去
的顽石。亲婆总会闻声跑进来道：“覅跳！
覅跳！当心落下来！”大抵是因为我总是阳
奉阴违，公公修床的频率变高了。趁天气好
的时候，公公在院子里有腔有调地喊：“修棕
梆哇？阿有瓦额棕绑修哇？”（修棕梆吗？有
没有坏的棕绑修啊？）亲婆倚在门上，浸着阳
光嘁嘁地笑。

后来亲婆病重，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的
时光全是在病床上度过。以前的亲婆像是
干瘪的葡萄干，病床上的她，更像是泡发了
的葡萄干。我猜，可能是因为吊水太多，水

分过剩。最后整个脸都发黄浮肿，像是一个
膨胀的黄气球，肚子里也有腹水，一样是
胀。再膨胀下去，就要显得病床尺寸不合理
了。不过病人大抵是不需要太大的床的，因
为没有心力去享受。被迫等死的人，向来不
会在乎太多，死后更不会介意缩进四方的小
盒子里去。人都是这样，不管情愿与否，接
受的越多，介意的越少。亲婆火化时，我亲
眼看着火葬场的人将亲婆的骨头倒出来，压
碎，装盒，那是亲婆最后的声音。

亲婆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
在土葬与水葬之间两难。我不想死后被挤在
小方盒里，再封进稍大一些的混凝土隔间，之
后每隔一段时间被亲友烟熏火燎，持续数十
年。但这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果可以待在亲
婆旁边安睡的话，挤一些倒也不算什么。

我父亲应该也如我这般纠结过。但至
少他在死前做好了选择：用掌心大的小陶
瓷罐分装一部分骨灰，放进亲婆墓穴的隔
间，其余的撒进淮河里。我父亲是个聪明
人，当我依旧在两难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
两全。父亲也是因为肝癌走的，和亲婆一
样，躺在病床上，慢慢地发黄发胀，眼白都
是黄的。

人往往会在结婚时拥有最合心意的床，
我也不例外。结婚之前挑选了很合心意的
大床，配了不错的床垫，在床垫上又加了很
软的乳胶垫，四件套的质量也都非常好。然
而，后来我才发现，我与妻子之间有一项难
以磨合的矛盾：睡相不合。

她定是“睡梦罗汉拳”的嫡传弟子。一
旦睡着，她的力量便要觉醒。一个翻身，接
一个踢腿，被窝形神俱灭。每每醒来谈及她
的睡相或梦话，她总是很吃惊，接着开始怀
疑是我的臆想。

冬天里她撑起的腿将被窝支成一顶漏

风的帐篷，以至于时常被冻醒的我不得不买
来“儿童防登被神器”，可效果甚微，后来只
得用另一条薄些的被子，在床尾的地方，垫
一半盖一半，可每天又总要重新整理床铺。
结果每晚我总要靠着潜意识，在梦中分神与
她对抗，拼命捍卫我这一侧的被褥，她则在
一旁大开大合。因而，我的床位面积越发紧
张。早上醒来，被褥总是半身不遂，用手一
摸，她那一侧的被子总免不了要与被套皮肉
分离。真是“娇妻恶卧踏里裂”。

几年后儿子出生了。可天不垂怜，儿子
成了“睡梦罗汉拳”的下一代传人。我因写
作，不免晚睡，每每推开卧室的门，床上的两
人总会摆成“人”字形，或“丁”字形。总之，
全是摆着一副赌气不想让我上床的架势。
我也只得蹑手蹑脚地整理出一小块区域，安
睡下来，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前几日妻子告诉我，她半夜醒来，看见
我缩在床边，护着自己的被子，仅仅占了不
到火车卧铺的宽度，倒也睡得安稳。我只得
打趣道：“只当你母子二人会武功？殊不知
我也是古墓派传人。得亏你嫁给我，换了
人，只怕每天起床三个人都要青头紫脸，有
的甚至要跌下床去。”

人总是会以各种形式向生活妥协。大
多数人最后都会睡在病房的单人床上，死后
缩进四四方方的盒子里，定格在四四方方的
相框中。人的影子总是躺着的，前人死后睡
在我们的影子里，等到我们死去的时候再一
同睡进后人的影子里，每次换床，床便要窄
一分，直到遗忘。

我决定，等我死后，不发讣告，不办葬
礼。我只要放一小节手骨在亲婆的骨灰盒
里——手拉手，心连心——其他的，全都撒
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而现在，我要先给
儿子买一张双人棕绑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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